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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一件绝妙陶瓷的制成，要等到合适的天时，更在等
懂它的匠人。

沈丘青三彩，始于秦汉，存续演变于隋唐宋元，兴盛于明清，衰微于民国，于今更
是一度停产，直到遇到胡金贵、胡长征父子接力拯救，它才从沉寂里走出来，焕发新的
光彩。

独独具具神神韵韵的的青青三三彩彩
10 月底，霜降时节，麦子已经播下，尚未

长出地面。沈丘县卞路口乡后赵庄村里，村民
正在浇地。今年雨水飘忽不定，大田里刚刚排
过涝，现在又要抗旱保墒。 但是他们坚信，只
要用心耕耘， 土地里总能长出他们想要的粮
食。

这片土地不仅生长庄稼， 还孕育出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沈丘青三彩。

胡家陶坊位于这片坦荡如砥的麦田中，
走入简陋的作坊，令人目眩神迷。上百件精美
的陶器错落摆放，釉面反射出幽光，近看还有
细密的开片纹路，瓶体构图丰富，花鸟、人物
线条流畅，质朴苍劲，大工不巧，呈现出浅浮
雕的立体感。陶耶？瓷耶？我等外行难以分清。

胡家陶坊“新掌门”胡长征说：“沈丘青三
彩是陶胎釉面，介于陶与瓷之间，但本质上讲
还是一种彩陶。 ”

平原地区的制陶业兴旺， 这是由地理条
件决定的。 陶器使用一般的黏土即可制坯烧
成，瓷器则需要选择特定的材料，以高岭土作
坯，以多彩釉岩覆色，而这些都是豫东平原所
欠缺的材料。

就地取材，古陈州烧出黑如漆、亮如镜的
黑陶，沈丘则制作出以青、赭、白三色为主的
青三彩，色彩缤纷。 二者看似天差地别，但骨
子里都是本地黏土， 都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誉满中原。

沈丘制陶历史悠久， 出土有原始社会时
期的红陶、春秋战国时期的灰陶。 秦汉时期，
人们已经不满足陶器单一的色调和相对粗糙

的表面，工匠们探索出陶面施釉技术，烧制出
绿青釉面的陶器， 这便是沈丘青三彩最初的
雏形。

隋、唐 、宋 、元时期 ，沈丘青三彩博采众
长，形成了稳定的工艺流程与艺术特色。它秉
承唐三彩遗风，又吸收了剪纸、木版年画的艺
术风格，在制陶技艺中自成流派。在胎面制作
上，沈丘青三彩要施黑、白两层化妆土，在刻
画过程中表现出赭、白两种基本对比色，在最
后一次釉烧时，融入瓷器制作的“点彩”技艺，
赋予它第三种颜色———青；在刻画题材上，除
以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为创作对象外，还着
重吸取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元素。沈丘青三彩，
从选土到出窑有 20 多道工序，制作过程相当
复杂。 其主要工艺流程可分九大步：选土、滤
土、醒泥、拉坯、修坯、施土、刻画、素烧、釉烧，
方才制出成品。

明清时期， 周口漕运航道开辟， 千帆竞
发，经济日趋繁盛，艺术特色鲜明的沈丘青三
彩随着沙颍河水流向全国各地，名噪一时。

后世周口水运逐渐没落， 更主要的是搪
瓷、塑料制品大行其道，它们更实用、更廉价，
让沈丘青三彩难以招架，从业者逐渐减少，最
终完全停产。

胡金贵却对它念念不忘。他家世代烧陶，
是当地名门望族。 战乱频仍、运动迭起，胡家
屡遭冲击，偌大家族风流云散，曾经的窑炉也
被捣毁，归于尘土。

2009 年的寒春，53 岁的胡金贵端详着家
传的几件青三彩，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起

窑烧陶。
他找到硕果仅存的几位制陶匠， 在县城

租下一个院子，按古法垒起一座“鸡窝窑”，开
始试烧。一次次失败，一生积蓄几乎焚于熊熊
炉火，终于烧制出他梦寐以求的青三彩。算起
来，他是胡派青三彩第六代传承人。

艰艰深深繁繁复复的的工工艺艺
2024 年 10 月 27 日，天气晴好，胡长征取出

一堆醒好的黄胶泥，准备拉坯制陶。
自从父亲胡金贵病重，他侍奉床前，已经将

近一年没有摸泥。一个多月前父亲病逝，他和母
亲陷入巨大的悲痛、 恍惚， 直到现在才醒过神
来。 陆续有人上门求购青三彩，他意识到，要开
始工作了。

选土是第一道工序。一周前，附近一户人家
建房挖地基，胡长征骑着三轮车去收黄胶泥。黄
胶泥是制陶主料，豫东平原随处可见，以前是不
要钱的，现在 500公斤要花几百元钱去买。制作
青三彩还要用到黑、白两种化妆土，黑土本地可
收购，白土则要从江西采买。 至于施釉、点彩所
需的石英砂、铜矿粉，也都是从禹州或景德镇采
购的。 平原无山无矿，这些材料，只能外采。

选土之后是滤土，把胶泥中的杂质，主要是

砂礓、粉土排除掉。
接下来是醒泥，把胶泥放到大缸里浸泡成

泥糊，然后捞出摊到塑料布上用脚踩实，再放
到大缸里，用塑料布闷捂，每天淋一些水，避免
干硬。

拉坯之前还有一道工序。 胶泥取出来，用
力搓揉，一是为了让泥更有韧性，二是挤出泥
中气泡，避免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炸瓶。 在胡长
征的反复搓揉下，胶泥变得油光水滑。

拉坯机接上电源，匀速转动。 胡长征把一
块大约 3 公斤的胶泥放到上面，为它塑形。 拉
坯与刻画两道工序决定着一件青三彩的艺术

水准，拉坯时要求心正、眼准、手稳，做到成竹
在胸，眼到手到，一气呵成，妙手成器。 胡长征
曾经到景德镇向名师学习，是胡家陶坊最好的
拉坯师傅。 在胡长征凝神静气的操作下，大约
六七分钟，这块泥巴变成一件高约一尺的精美
花瓶。

拉好的瓶坯要摆到通风避光的台子上晾

上一段时间，待湿度合适时，再把它放到拉坯
机上，用刮刀把瓶面旋得光滑，把较厚的瓶底
旋薄，这个过程是修坯。

修坯之后是施土。 先施一层黑土，阴干后
再施一层白土，黑白两层土赋予青三彩两种基
本色———赭和白，因此它们被叫作化妆土。 施
过土后，瓶坯放于背阴处，自然阴干。

接下来就是刻画了。 在坚硬的泥瓶上作画
绝非易事，首先手劲要大，要有金钩银划之力，
但又不能用力过猛， 万一扎破薄薄的泥胎，作
品就报废了。 以刀代笔，以泥为纸，还要考虑到
瓶面弧度，刻画这道工序，非技艺娴熟的专业
画匠，不能为也。

胡长征取出一个去年做的泥瓶来刻画，父
亲已经画了一朵牡丹，还未完工，他要接着画
下去。 他执刀的手不似拉坯时那般灵动，但很
稳定。 “我刻画不太行，能刻简单的花草，遇到
复杂的人物，还得由画师来完成。 ”他说。 制陶
一技，繁复艰深，极少有人全流程精通，他的父
亲便是那“极少者”之一。

胡长征的母亲，一位意态温婉 、气质出尘
的老妇人，在一旁看着，睹物思人，眼圈红了起
来，悄悄背过身去。

她很快又振作了起来 ， 在儿子刻画的瓶
体上，开始剔花。

剔花是将刻画纹样以外的白色化妆土剔

掉 ，露出黑色化妆土 ，使花纹有浅浮雕感 ，装
饰效果更佳。

剔花是个精细活儿 ，要心存静气 ，以前丈
夫刻画， 她来剔花 ， 夫妻琴瑟和鸣 ， 这道工
序，张玉珍一直做得很好。

陶胎图案已备，接下来就是入窑煅烧。它
们将在窑炉里烧制 12 个小时 ， 温度控制在
830℃左右。 因为没有施釉 ，这次烧制叫作素
烧， 出窑的陶器呈赭 、 白二色 ， 可称作双色
陶。

宋瓷尚青，沈丘青三彩虽为陶器 ，也在努
力追求那一抹青色。 于是便有了最后一道工
序———釉烧 ，在双色陶上施釉 、点彩 ，再入窑
烧制。 釉是透明的石英砂，彩是铜矿粉，经过
烧制就会出现第三种颜色———青。

对于素烧过的陶器来说 ， 第二遍的釉烧
是个危险的过程。 石英砂、 铜矿粉的熔点与
本地黄胶泥相差很大，如果温度控制不好，不
是把泥烧化了 ，就是矿粉没烧开 ，覆色失败 。
在反复的实验中， 胡金贵父子选用一种溶剂
来降低矿粉的熔点， 并找到最合适的烧制温
度———990℃， 然后通过精细的温度调控 ，不
仅赋予青三彩三主色 ，还带来浅灰 、浅红 、米
黄等缤纷色彩。 沈丘青三彩，不只有三彩！

釉烧也是 12 个小时 ，开窑是最激动人心
的时刻， 但也常常伴随着失败的苦涩 。 经过
无数次的工艺提升， 沈丘青三彩在釉烧出窑
后，成品率达到三成左右。 一件青三彩，从一
捧泥巴变成光彩夺目的釉面彩陶，历时月余，
中途夭折极多，它的诞生，殊为不易。

有人常常拿沈丘青三彩与省内出品的禹

州钧瓷相比较 ，说它不及钧瓷的 “入窑一色 ，
出窑万彩”。 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抛开陶与

瓷是两种器物不说， 二者本身的资源禀赋差
距极大 。 钧瓷用的是高岭土，禹州有上好的釉
料，它像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随意挥洒，便
自成精彩；而沈丘青三彩，则像是平凡质朴的
农家子弟，努力规划人生，不断进化，甚至不惜
以身试险，绽放璀璨光华。 它更像是普通人励
志的一生，蕴藏着更深的生命哲思。

美哉！ 沈丘青三彩！

麦麦田田里里的的守守望望者者
近代，沈丘青三彩有两大流派，一是追求实

用的王派，他们烧制香炉、烛台、碗盘等实用器
物，产品曾大行其道；胡派创始人是胡长征的先
祖胡太华，胡派走艺术路线，烧制的梅瓶、将军
罐美轮美奂，多被殷实人家所购买。王派、胡派，
一为“下里巴人”，一为“阳春白雪”，各擅胜场。

搪瓷、塑料等新材料的出现，成为传统陶器
的终结者，王派青三彩受到的冲击尤大，难以为
继，停止生产，再无传人。而走艺术路线的胡派，
虽也举步维艰， 但仍有像胡金贵这样的匠人坚
守着，这项技艺不绝如缕。

在胡金贵的努力下， 沈丘青三彩不仅重现
光彩，还成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创作的
“戏剧人物画缸”“葫芦瓶”“梅瓶”等作品多次荣
获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

沈丘青三彩的重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
是充满艰辛。青三彩只能手工制作，其工艺远比
制陶或制瓷更为繁杂，周期长，产量低，但因知
名度较低， 卖不上好价钱， 近期艺术市场不景
气，其经典瓶型售价更是被压低到千元左右。火
中取财，绝非易事，胡家陶坊勉力支撑着。 数年
前， 一位深圳买家以 1万元从胡家陶坊买了一
个画缸，说它值这个钱，令胡金贵深为感动，视
他为知己，设宴招待。席间，老胡连饮三大杯，一
向善饮的他竟至酩酊大醉。

为了节省房租， 胡金贵从沈丘县城搬回卞
路口老家祖宅，守望着一方麦田。老胡也算薄有
积蓄， 如此精打细算， 是为了实现心中一个梦
想：建设一个青三彩产业园，培训人才，提升这
项古老艺术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让它成为沈丘
乃至周口的一张文化名片。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胡金贵四方奔走游
说， 终于觅得一处十几亩的土地， 有望审批通
过。 他把产业园规划图都制好了，图中生产区、
展示区、生活区、研学区……布局井然。

蓝图尚未落实，胡金贵已然病重，卧病近一
年，抱憾而终。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
襟。 时也！ 命也！

胡长征说：“父亲一生要强， 不断教导我事
在人为。他未完成的事业，我来接过。”胡长征今
年 33 岁，坚毅沉稳，是沈丘青三彩第七代唯一
传承人。父亲健在的时候，他是一个快乐的拉坯
匠， 时常在作坊里与师傅们嬉笑玩闹， 无拘无
束。 现在，他要承担起一切。

师傅们要召集回来，作坊要重新开工；产业
园还只是一张图纸，土地报批、资金筹集，还有
事无巨细的建设，都在等着他，胡长征感受到了
千钧重负。

关关难过关关过，前途漫漫亦灿灿。沈丘青
三彩，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和泥。 出窑。

胡长征在拉坯。

简易的作坊里陈列着精美的青三彩。母亲注视着儿子，满满的爱怜。

胡长征的母亲在剔花。

田间地头的成型泥坯。

扫二维码看视频。


